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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斌

湖岭老街记忆

东元:深山水碓
这依着山势攀援而上的黑瓦石屋

仿佛一个个笔墨浓黑的汉字 竖写在山中

一笔一画 缠绕了多少时光的青藤

因为柔软的流水 沉重的石锤抬起来

坚韧而笔直的竹子 化作更加柔软的丝绒

水声一直喧哗 单调的捶打彻夜在山中回响

青翠修长的竹 就这样以另一种姿势和颜色

出现在生活之中 为炊烟添加几丝芳香

三十二溪 就这样为岁月摊开了新的道路

六百多年后这个细雨绵密的早上 我深邃的目光

打量着更加深邃却沉寂已久的东元六连碓

那种苍老的震撼 又一次在山中响起来

一张空白的屏纸 从村主任的手里来到我的手中

它的轻它的灰黄和软 却仿佛有一种大山的重

和肃穆 让我的手禁不住沉了一沉

目睹一炉青瓷出窑
陶山镇郑安村 三幢农家房屋和一排猪舍

现在以一种艺术的模样 崭新地耸立在眼前

所有的破烂与陈旧 被树林和青葱衬托着

在2019年5月的风中 闪烁瓷的古老与高贵

瓯窑小镇 全部的根须蜿蜒着探入大山深处

那些碎片那些无法判断的器皿 无声地记录曾经的辉煌

火焰不再是当初的火焰 目光不再是从前的目光

只有心跳依旧 只有对泥土与美的爱不曾改变

一炉瓯窑青瓷 在无数目光的凝视和不安中开启

火焰与泥土 在一间名叫汉臣陶艺的工作室获得新生命

午后的光线照亮连绵的群山和一群肃立的远方来客

那些隐藏在丛林之下的古窑 也应该睁大了眼睛吧

一件又一件新鲜出炉的瓷器 依旧有灼热的温度

一缕又一缕光泽和纹路 轻轻说出泥土和火焰的秘密

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一只盘一盏碟或者香炉

它们的温度在渐渐下降 它们的温度又在渐渐升高

就在这一天 一群诗人目睹一炉瓯窑青瓷隆重来到人间

内心的语言会是另一种火焰吗 在暗夜炼制分行的瓷

关于利济医学堂
瑞安城玉海街道公园路10号 一个现代的地址

收藏了一张“利民病济世穷”的古老良方

繁体的文字 复杂的笔画后面是一个朴素的微笑

沧桑的房屋 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梦想

已经没有琅琅的书声 也没有挨肩接踵的乡亲

甚至 没有了中药堂那种厚重又亲切的气息

只有一栋建筑和更多的建筑 以博物馆的姿势

以黑白图片与文字 告诉我利民济世的含义

是的 当我的手指被后院那丛花椒的尖刺划破

当我仰望头顶那一颗颗似曾相识的果子

我冰凉的手中 真的拥有了众多的中国草药

甘草黄莲大青叶 松叶红藤五加皮

一所人去楼空的古老学校 因为五月的风吹和我的倾听

再一次传来上课的铃铛和一枚枚银针天籁般的振颤

在梅龙书院
在梅龙书院 我再一次放慢了脚步

放低说话的声音——而门前的梅龙溪

保持着从前的速度 似乎更加清澈见底

而细雨 湿润院子里的每一棵树和草

整个世界没有灰尘 整个书院

也不再有先生和学生 安静而干净的

梅龙书院 只有一群后来者的目光

满怀崇敬地穿行在文字的丛林之中

书桌上的笔墨纸砚 还在期待哪一双手

轻轻磨墨、铺平并流水般的书写

满屋的蒲草团 又在回忆什么样经典的吟诵

午后的光线渐渐暗淡 那些模糊的面孔

那一群曹姓子弟的身影 忽然亮了起来

就像林中的莺啼和溪畔的蛙声 被春风全部唤醒

湖岭原本只有两条街，一条叫新街，一

条叫老街。新街犹如壮年的男子，不断焕发

生机，在时间的推移下开拓出了许多更新的

街，而老街却似垂暮的老人，在时代的前进

中逐渐地没落了。

这条没落的老街，承载了我儿时多少朦

朦胧胧的记忆啊！

在我的印象中，这条老街很窄却很繁

华。老街不长，从头至尾也就三里路。现在

来看这条街，充其量只能叫小巷子。老街的

两旁是一排排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房，小楼

房外漆剥落，木质早已呈现出灰白色，远远

看去如同素描一般。

老街上比较有特色的建筑，郑氏宗祠应

该算上一处。郑氏宗祠的门庭不大，两扇大

门着朱红的漆，已退色的兽面状门环悬挂其

两侧。我已无法考究郑氏宗祠上当时兽面

门环颜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宗祠时，

郑氏的先辈们正努力想恢复郑氏族宗威

严。郑氏的祖先是明洪武年间迁居此地的，

他们开垦荒土、教育子女，个别优秀的士人

最后通过科举完成身份的蜕变，一直被供奉

在祠内。儿时经过此地，我都会忍不住地往

宗祠里瞟上几眼，看看里面的泥塑人像，看

看里面的桌椅摆放，但我看到最多的还是一

群老人围着几张八仙桌搓着麻将，闲聊着。

郑氏宗祠俨然成了当时邻里邻外老人们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沿着这条弯曲的老街再往前走就会看

到一座木质的灰黑色小亭子，名曰“纸亭”。

亭子成圆形，四边木柱，柱梁相接支撑，承受

整个亭子的重量。亭中有美人靠，与木柱相

连，中间空旷，四根柱子上有几副雕刻的木

质对联。其中一联为“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

闲少坐坐；谋衣苦谋食苦苦中作乐多谈谈”，

一副对联竟道尽了人间俗事。据老一辈人

说，纸亭是专为卖草纸的挑夫而建。夏天炎

热，挑夫每天走街串巷，四处吆喝，累了就在

纸亭里歇歇脚，渴了就坐下喝口水，中午时

分犯了困，还能倚在美人靠上睡上一小会

儿。打我记事起，纸亭早已失去原先的作

用，挑夫们不再走街串巷地叫卖，而这座百

年的亭子成了老街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了几

代人共同的回忆。

在纸亭下方处便是湖岭的三十二溪。

远望溪面，映入眼帘的是一潭墨绿色，溪水

清澈荡漾。走近一看，溪水又是透明见底，

水流汩汩。在这幅动态的画卷中，突然出现

了两排被凿成一块块的方形石墩，横亘在溪

面上，俗称“矴步”。

纸亭、三十二溪、矴步，是老街记忆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

儿时去奶奶家玩，父亲总是喜欢牵着我

的手，小心翼翼地跨着矴步过三十二溪。矴

步的设计很是巧妙，两旁厚重的方形小石墩

整整齐齐并排着，每隔十来个石墩中会再设

一个小石墩，每每与对面的来人会面时，迎

面而来的人或前进，或后退都会不由自主地

移向中间小石墩上来相互谦让。

老街的记忆如默片，对我来讲，年代似

乎是久远的，颜色是灰白的。在我的记忆

中，我知道纸亭的对面是一位老人开的杂货

铺。杂货铺柜台是木质玻璃结构，里面摆放

的东西并不多，零零散散，杂乱无章。柜内

总是摆放些肥皂、毛巾等日用品，柜上则放

些吸引孩子的小玩具和糖果。我也曾向奶

奶要过一毛钱，去这家杂货铺买过一颗糖果

和一个线拉的小乌龟玩具。那个年代，一个

小玩具就能吸引很多小朋友围观呢!

老街的拐角处有一家打银店，店门依然

开着，但已经没了往日门庭若市风光。回想

儿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喜欢趴在柜台上，看

匠人不停地用工具打磨银器。打银店里有

各式器物：女人们用的银手镯、儿童辟邪用

的银菩萨、铃铛，还有一些银碗筷。这些器

物上总是雕刻着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栩栩

如生。

老街靠小溪的一侧有一家理发店，店铺

斜对面便是太阴宫，只晓得大家都管这个

“宫”为“老宫”。“老宫”里供着许多神像，神

像做得很大，坐南朝北的几尊神像面目慈

祥，神龛上烟火不断。神龛两侧的神像，有

的怒目，有的嬉笑，形状各异，使人不敢靠

近。儿时的“老宫”里经常会有戏班过来搭

台演戏。夜幕降临时，大人、小孩、老人早早

地围在戏台前，等着好戏上演。调皮的孩子

会躲在戏台下面，拿着小木棍，等戏子上台

时用木棍戳他们的脚板。

老街的理发店与我的联系是最久的，打

我记事起，我就在这家理发店理发，直到初中

毕业。理发店内置简单，没有店名，门前也没

有标志性灯光，昏暗的店里只有一盏从二楼

接下来的白炽灯，店里摆放着一个盥洗台，两

面镜子，两张木质漆着白漆可调控的笨重的

躺椅和若干把剪刀、电推子。理发师是一名

中年男子，大舌头，每次去理发,我都会看到

他的老母亲坐在小板凳上跟他闲聊，不管有

没有客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再去

他的店里理一次发，看看他的变化。

现在的老街变化很大，纸亭没了，街道

两旁的小木楼也拆了重建砖瓦房，儿时的中

年人已是老人，而当年在记忆中的老人也一

个个走了，不见了踪影⋯⋯

裹浊潮流向日边，

淘金晚照彩云天。

桑榆有志无须惜，

笑看东瀛报紫烟。

温瑞塘河，简称“塘河”。 塘河开凿于

东晋，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塘河长 30

多公里（约 70 华里），故旧说“七铺河路”。

塘河水域弯弯曲曲, 犹如少女脖子上的珍

珠项链。塘河呵，为温瑞平原增添了妩媚

与秀美！

温瑞塘河两岸，村镇相连，人丁兴盛，

商贾云集。为歌其秀美、繁华，宋时温州知

府杨蟠曾在《百咏永嘉》诗集中云：“一片繁

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

界陌，山似屏帷绕画楼。”虽明清时，两岸集

市兴起，运输繁忙，但载人运货仍是靠人力

划浆的“河厢”(木船)，若瑞安抵温州城，约

需七八个小时，费力又耗时。据史载，至清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先贤项湘藻、项崧兄

弟俩从上海购入“永瑞”号小火轮后，温瑞

塘河才开启了通河轮的帷幕。

“汽笛声声晓色寒，黑烟一缕向空盘。

永宁门外莲桥畔，又有河轮到瑞安。”

此词为清末戏剧家洪炳文所填的《永

嘉竹枝词·河轮到瑞安》, 词中生动描绘了

当年河轮繁忙往返温(州) 瑞（安）之间的情

景。

我记得第一次坐上温瑞塘河轮船是在

十六岁（1956 年）那年。初夏的一天，天空

晴朗，我随乘客从瑞安城东门码头进入河

轮。河轮后面拖着六七只厢船，每船之间

由缆绳连接，犹如一条长龙游弋在清澈的

河上，很壮观。进入船舱，见坐椅依窗分左

右两排（若乘客多，船舱当中则临时增设一

排长凳），我在靠窗的右边长椅上挑一个位

置坐定。一声汽笛“呜——”，发动机旋即

响起“嗒嗒嗒⋯⋯”一连串震撼河水的噪

声，烟囱中喷出一缕缕郁黑的烟雾。河轮

启动后，稍感一点推进力影响，使乘客冷不

防身体前后倾动一下。待乘客站定后，河

轮便往温州方向一路平稳行驶。

途中，船舱内可热闹哩 ！卖小吃的叫

卖声、卖艺的奏乐声与演唱声、乘客的欢

笑声，声声交织，分外喧闹，船舱便成了水

上的“大戏院”。 从瑞安东门至温州小南

门，河轮拢岸（站头）沿途有：东门、九里、

莘塍、塘下、河口塘、帆游、梧埏、小南门等

埠头，每个埠头都有乘客上下。行驶至莘

塍时，就有卖唱艺人与卖家乡名小吃的小

贩夹在乘客里挤进河轮中。随后，船舱中

的提篮卖小吃的小贩, 率先发出富有家乡

味的叫卖声：“莘塍‘五香干’吃味道!”他还

边卖边唱民谣:“五香干,莘塍五香干⋯⋯

过大街穿小巷，手提篮儿走得忙，逢人开口

笑热诚又大方⋯⋯我的香干人人都喜欢，

原汁又原味，祖传好手段⋯⋯”这一吆喝

声立即诱惑了我，我从口袋掏出五分钱,

买了十多块五香干。五香干那浓郁的香味

直往我鼻孔扑来, 我情不自禁地夸道：“好

香哇！”莘塍五香干半寸大小，薄薄的焦黄

颜色，当中还印有个阳文“莘”字。放在嘴

里一嚼，有一种细韧，口感回味鲜美。吃了

美味莘塍五香干之后，又品尝了瑞安传统

名糕点——李大同双炊糕。 双炊糕洁白

细软，甜香可口，富有弹性。怪不得瑞籍台

胞孙竺先生回乡探亲时品尝了李大同双炊

糕之后，诗兴盎然，挥毫写下：“大兴祖业再

开花, 同是猴糕此最佳，茶点香茗酬贵客，

食甜不厌到君家。”河轮中小吃品种繁多，

除上述莘塍五香干、李大同双炊糕之外，还

有卖槐豆芽、橄榄、口香糖、瓜子、茴香豆、

油卵、灯盏糕⋯⋯

河轮中，叫卖小吃声过后，卖艺人家

纷纷“登台”表演。如打花鼓、弹琵琶、唱鼓

词、唱道情、讲书、拉二胡⋯⋯还有江湖术

士卖跌打伤药。坐在我对面左排坐椅上一

位四十开外的妇女，身上钭背花鼓，一手执

小锣，一手执鼓锤，突然打击小花鼓与小

锣，“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

锵咚锵锵锵”，她唱起《四季调》花鼓：“春有

百草青（哎）萋萋，夏有荷花伴藕池，秋有秋

菊迎霜开哪，冬有腊梅伴雪飞。咚咚咚锵

咚锵咚锵锵锵！”花鼓打好后，另有一对夫

妻手拿长筒与竹板，对唱了“莲花落”（ 又

称“道情”）。男唱：“三月春风暖洋洋”，尾

字刚落，女即接腔和道：“哩哩啦啦，腊梅

花”。 随后，盲人阿彬拉一曲优雅的二胡

《二泉映月》。琴声一落，平阳腔就开讲《唐

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乘客听得捧腹大笑！

最后，词师老周伯唱了《高机与吴三春》“麦

饼赠银”一小段。因词师老周将主角吴三

春暗中在给未婚夫高机的麦饼中赠银，乘

客“啧啧”连声点赞吴三春对高机山盟海

誓的爱情。

家乡的名小吃，为乡亲带来了“食福”；

家乡的曲艺，为乡亲带来了“乡愁”。 二者

在当年塘河的河轮上凸显出来，而今成为

永不消逝的思念！

名家写瑞安
RUI BAO

瑞安时光■

东方浩

（东方浩简
介：中国作协会
员，绍兴市作协
副主席、诗歌创
委会主任。）

■郑育友

河轮中的卖艺与小吃

云江晩照
■陈则乾

瑞城记忆

东门塘河船埠（李浙安/画）


